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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伙子，骑车上班途中遇到
一老人晕倒在路边，马上将老人送到医
院。当时他身上没带多少钱，手机里也
没钱可转，只得打电话向女友求救。

女友一进病房就骂小伙子：“你脑
子进水了吧，什么闲事你都管！”

可当女友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后，
大吃一惊，叫了一声“爸”。老人看了
她一眼，对小伙子说：“孩子，你是好
人，好人必得福报。”

后来，老人康复出院，特地请小伙
子吃了一顿饭。饭桌上，老人神色庄重
地说：“小伙子，选择远比努力重要。
对象的选择，约等同于命运的选择。
你不能娶我女儿，她配不上你啊！”

后来，老人的女儿决定嫁给那位
小伙子，可老人说啥都不同意。

救人
◎周洁（河南郏县）

早年住在乡下胡同里，邻居们都
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有一年冬天，
胡同里的石大爷搬走后，又搬来一户
陈姓人家。他们刚搬来那天，邻居们
还去帮忙搬运家具，但没过几天，大家
发现小陈夫妇不仅自己家门口的卫生
不打扫，雪天还将自家院里的雪堆到
对门沈大爷家门口。

我们看不惯，撺掇沈大爷找小陈
理论，但沈大爷说街里街坊没必要太
较真。正好沈大爷的孙子想堆雪人，
他把自家院里的雪也堆到大门外，动
手在门口堆了个雪人。玻璃球做眼
睛，胡萝卜当鼻子，石子儿当扣子，我
从家里找了一顶破草帽给雪人扣在头
上，大家齐动手，雪人做得有模有样。

中午小陈夫妇下班回来，他家两
个孩子也放学回家，开心得围着雪人
看了又看。沈大爷出来倒垃圾，忙跟
小陈夫妇打招呼：“这场雪下得不大，
幸亏你家院里的雪没运出去，咱两家
的雪凑在一起才堆出一个雪人。”

沈大爷的一番话，虽然客客气气，
还带有感谢的意味，小陈夫妇脸上却
有些挂不住，支支吾吾地说：“早上着
急上班，本想中午回来再运出胡同
的。”沈大爷笑着说：“没事儿，你家两
个孩子，你们两口子又都上班，以后下
雪将院子里的雪堆到大门口，我抽空
连我家的一起推出去便是。”

小陈越发不好意思，忙表态说，等
天气转晴，他将雪人推出去。大家见
小陈这个态度，真心佩服沈大爷。但
沈大爷没坐等小陈往外推雪人，还不
等雪人化呢，就先动手把雪人请到胡
同外的麦地里了。

我们问沈大爷如何修炼成如此肚
量，他说，能笑着说出的事情就没必要
将关系弄僵，多干点活儿权当锻炼身
体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若为了一点
儿小事情搞得邻里不和睦，得不偿失。

有人雪中送雪，就堆个雪人装点
冬天，给愤怒找个美丽的出口，这是我
从沈大爷身上学到的，受用了很多年。

雪中送“雪”
◎李秀芹（山东淄博）

如期而来的冬，不改表情，明
明白白的冷，也不去别处，清清楚
楚在落叶枝头，念最后的别离。

市工人文化宫园内的落叶植
物中，立于市总工会大楼前的28棵
杉树，叶片在这冬季已成黄褐色的
景观。

春暖，杉树暗暗吐绿。入冬则
不同，它们转色整齐，一夜尽黄，叶
落也是彻底。只是杉树不变挺拔，
每次仰见，便想鲁迅赞誉的“魏晋
风度”。那冬风中的彻身黄褐色，
有嵇康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从
容，不是不惧生死、看透生死，而是
名士为荣的归去。

西双版纳有榕树独木成林，阳
朔仅凭一棵 1500年的大榕树成就
景区。28棵杉树在文化宫园内，高
过四层楼，大棵须双臂合抱，其成
行成排得好看，是闹市区景点的限
量版。

杉树林在哪儿？文化宫九曲
桥东，站在临水的阶梯望园内绿染
的山亭，背后便是28棵杉树，比肩
有样，有树树平等的感觉。挺拔是
杉树与生的特点，它不旁生枝节，

站成华表，成荫透阳，顺应四季。
它终身无花惹眼，只做树中草。

文化宫的树来自许多地方，如
来自四面八方援建平顶山煤矿的
人一样，在这里扎根成荫。去年新
栽种的 11棵香樟树，就来自湖北，
经过一年半的开枝散叶，已经活成
自己家乡的样子。而这28棵杉树
是40年前由平顶山市东湖景区移
栽而来，妥妥的主人。因其高而不
藏，春来由枯转绿的显著反差变
化，被视为园中首绿。其实，园内
寸土寸金，树种都是精挑细选的，
只有出色的才能被请进来，就像在
劳模园里可圈可点的优秀平顶山
人。

夕阳里的杉树长在一起
不相扰，状似塔，直而简，刚
而柔，树梢在更高一层随风
和畅，窄己宽人，恰礼兵气
场，收身不退缩，挺胸没傲
慢。独善其身的灵魂滋养，
才有内心守静的简单，这是杉
树的内质外现。

杉树普通，40多年在文化宫，
长成风度，高处风朗，已见天地。

人们在这儿得安静，寻心外无物的
感觉。风雨来去，杉树不言，所有
的过往都无法复原，瞬间即逝是不
改的现实，流光容易把人抛，回忆
吹落叶，岁末北风来。

植物生绿衰黄，一切都走在时
间里。人间多情，冬来有约，你看
飘叶念根，风有心相送。杉树落着
自己的叶，等跨年，等春天，一如人
们的心情。

文化宫的冬杉

日出月升，四季更迭。2024 年 1月 1日，《平顶山晚报》将迎来 30
岁生日。30年，在历史中或许只是短短一瞬，但对于晚报，则是与广大
读者相伴、同行、成长的不离不弃。为庆祝晚报创刊 30周年，副刊即
日起推出“我与平顶山晚报”征文活动，诚邀广大读者、文友、同行分享
与晚报的故事，讲述和晚报的情缘。应征作品应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原
创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1500字以内，晚报将择优刊发。投稿邮箱：
wbfk@pdsxw.com。

周末，突然想去坐坐公交车，
让已经有些发霉的躯干和灵魂跟
着公交车晒晒太阳。

一辆辆公交车驶来，我无动于
衷。我以为自己会任意跳上一辆
陌生的公交车，任它托走业已臃肿
的身躯，然而我没有。

直到走到 14 路车的始发站。
那个站台，泊着一辆崭新的车，我
义无反顾地跳了上去。

好多年没有坐 14路了。我刚
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常常坐14路车
去讨生活。那个时候公交车不是
用来坐的，而是用来挤和站的。车
一进站，一场拼力气和运气的游戏
马上开始，还没等车上的人从容下
来，车下的人早已捷足先登。

那个时候我乐此不疲，喜欢和
热气腾腾的生活挤在一起。在每
一轮朝日蓬勃欲出的清晨，我和挑
着箩筐卖菜的农民、提着鸡鸭进城
看望儿女的父亲，还有背着书包上
学的孩子，一起请公交车把我们带

向生活的现场。
我没想到直到第三站，才有两

人上车。一个孩子，青葱嫩绿；一
个老人，白发苍苍。车内的空旷，
让我对司机生出几分莫名的惆怅。

在那些挤公交的日子里，我曾
对司机没有好感。我讨厌他们的
眼睛，像鹰一般犀利，让你投钱的
手都有些发虚；我讨厌他们的嘴
巴，睁着眼睛说“瞎话”，张口说“里
面是空的”，其实门边都插满了人。

待多年后和几个司机朋友聚
会，他们谈起当年车上出现的扒手，
我才知道他们的吼叫和刹车有着深
层的意义。我没想到他们是在与小
偷斗智斗勇。年轻时的我，看问题
太过简单和肤浅，用自以为是的偏
执，不知误会了多少真正的善良。

我羡慕那个上车的孩子，一身
校服，干干净净，一上车就拿出了
书，读得忘情而投入，不管公交车
怎么左右摇晃，他的眼睛始终没有
离开书本，只有书中人物的喜怒哀
乐写在他的脸上。

多年前，我的妻子也是这个样
子吧。那个时候，未来的岳父母在
14路公交车尽头的工地上。周五
放了学，妻子收拾好书包，一路小

跑去赶公交车，去见朝思暮想的爹
娘。妻子说，她会拿着一本书，默
默背诵，似乎一瞬间，汽车就跨过
了嘉陵江。

爸妈会陪她吃一顿饭，然后又
赶紧让她回去。我不知道，妻子在
登上公交车时，会不会多次回头挥
手和张望。我们定然在14路公交
车上相遇过，极有可能同时坐在同
一个位置，羞涩地一次次对望。

好久都没和妻子一起赶过公
交车了，一起看天空那抹绚烂的朝
霞，一起聆听江水勇敢地歌唱。我
们被匆忙的生活挤得过于累赘，以
致我们的灵魂不能赶上。

阳光很好，窗外的城市和河流
安然无恙。我放心地把身子交给
公交车，让它载着我去欣赏繁华的
世界。我知道它最终还是要原路
返回，只是那个时候，车里陪伴我
的人，定然变换成不同的模样。

但我知道妻子在家，默默等待
一个转圈归来的人。

跟着公交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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